
龙年央视春晚，以瓷器为题材的舞剧

《唯我青白》选段《瓷影》亮相，令人惊艳。

近年来，舞蹈作品如《唐宫夜宴》

《龙门石窟》《千手观音》，舞剧如《只此

青绿》《五星出东方》等，频频出圈，盛誉

海外，其背后贯穿着一条共同的创演思

路，即文物“活化”。

这些舞蹈作品，运用科技创意与文

化想象，通过舞者身体的形塑激活历史

记忆，既成为让观众喜欢看、看得懂的

“历史导读”，又是以舞蹈艺术形式展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与增强文

化自信的有力行动。观众在观看过程

中穿越千年，既感受到文物所属历史阶

段的故事，又获得了审美享受。

从舞蹈艺术创演实践来看，在1917

年前后由梅兰芳表演的戏曲《天女散

花》中，已经开始尝试将敦煌莫高窟中

的飞天形象搬上舞台。1954年由戴爱

莲创作的双人舞《飞天》，同样借用了香

音女神飞天的形象。

1979年5月，《丝路花雨》首演，诞生

出了新兴舞种“敦煌舞”，敦煌舞的舞姿

取材于莫高窟，通过石窟中大量的舞姿

形象，创造性地将静态的壁画造型转化

为动态的舞蹈语言。伴随着改革开放，

这部舞剧犹如春雷乍响，让整个舞蹈界

萌发新机，被舞蹈学者们称为“仿古乐舞

大浪潮”的阶段也由此展开。中国各省

市开始整理挖掘历史遗迹与文物，试图

通过仿建古乐，让中国古代乐舞重新“复

活”，代表作品有《敦煌彩塑》（1980）、《仿

唐乐舞》（1982）、《编钟乐舞》（1983）等。

继《丝路花雨》首演之后，时任甘肃省

艺术学校校长的高金荣，关注到敦煌舞创

演的价值，她再次深入敦煌创作出《敦煌

舞教程》，为敦煌舞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

础。1980年前后，长期钻研中国古代舞

蹈史的孙颖，对重寻中国汉唐舞充满信

心，他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期间创作了舞

剧《铜雀伎》（1985）、《踏歌》（1997）、《楚

腰》（1997）等舞蹈作品，提出了“汉唐舞”

与“汉唐古典舞人才培养模式”，坚定要创

建属于中国舞蹈的艺术体系。

满怀着对民族舞蹈重建的自尊心，

前辈们对古代乐舞不断地挖掘与整理，

使文物不再作为创演素材，而是兼具了

探索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的新使命。敦

煌舞、汉唐舞由此与戏曲舞蹈共同成为

中国古典舞的三大流派。

21世纪初，中国现代舞、当代舞的

发展启发了这一时期编导们的创作，以

中央电视台春晚的《千手观音》（2005）、

《飞天》（2008）为例，在舞台装置与身体

表达上更加突出新颖与创意。伴随着

“一带一路”发展的新机遇，现代舞剧

《莲 花》（2014）、芭 蕾 舞 剧《敦 煌》

（2017），又为敦煌石窟艺术的舞蹈“活

化”提供了不同舞种的演绎新形式。聚

焦当下《唐宫夜宴》（2017）、《龙门石窟》

（2021）、《只此青绿》（2021）、《散乐图》

（2023）等舞蹈作品，创演方式已打破了

固有的模式，不再聚焦于“形”与“像”，

而是在“情”“意”“境”中追寻。

从《天女散花》至今的百年发展中，

文物“活化”的舞蹈创演方法基本围绕

着以下三个要素展开。

首先是思想的解放为编导打开了

更加自由的创作空间。在创作过程中

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是用舞蹈身体表现

文物形象；而创新性发展的难点，是如

何用舞蹈语言表达属于文物本身的传

统文化与精神内涵。例如敦煌壁画中

的伎乐天形象，如何突破人与“神”的藩

篱，破壁而出？汉代织锦护臂“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如何演绎出古代各民族之

间的交往与交融？传世名画《千里江山

图》如何通过舞蹈带领观众通达人类情

感的深处？这就需要编导不断解放思

想，不断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

深层的研究与理解。

其次是以模仿文物的典型形象来

实现文物“活化”。模仿论是许多艺术

理论的出发点，《千手观音》的编导张继

钢曾经在创作时多次赴云冈石窟、上下

华严寺、太原崇善寺等洞窟庙宇观看壁

画造像，并得到启发，舞蹈的开场造型

就来源于佛教造像千手观音的典型形

象；《唐宫夜宴》也是在参考了河南安阳

张盛墓出土的隋代乐舞俑典型形象的

基础上，吸收了大量隋唐时期乐舞考古

发现，塑造出了带有强烈生活市井气息

的唐代乐舞；而《只此青绿》中的舞蹈，

除了舞蹈身体造型的模拟以外，还运用

头饰的发髻、服饰的双袖等，给观众带

来了山石、山的纹理、山间瀑布的想象。

第三个要素是借助文化想象，通过

舞蹈语言让文物“活”起来。如何让静

止的“千手观音”“陶俑舞人”“传世名

画”舞起来？需要借鉴中国舞蹈身法规

律，以及古代历史文化的综合素养，通

过编导的想象与创造力转化为舞台舞

蹈。例如《丝路花雨》中的经验是运用

中国古典戏曲舞蹈中“欲前先后，欲左

先右”的动势规律，将戏曲舞蹈身体运

动语言的逻辑，注入到敦煌壁画舞姿形

象中，让静态的敦煌壁画造型“舞”起

来；《五星出东方》从汉代织锦护臂展开

历史爬梳与文化想象，再现出了西域多

民族交往、交融的乐舞场面，舞段《灯

舞》参考了今天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

的“活态”遗存，用旋转、扭胯、S形曲线

动作，表现出古代西域乐舞的婀娜，使

得舞蹈创作既不扁平地依靠想象，又兼

具丰富的“活态”依据，既不丧失传统，

又保持一定的创新。

古代诗词与乐舞文献也启发着创

作。唐代大量诗歌中均有对乐舞的描

写，例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元稹《胡

旋女》、刘禹锡《观柘枝舞》等，唐代乐舞

广泛吸收了多民族乐舞文化，淬炼出技

艺高超与博采众长的舞蹈名目。《霓裳羽

衣歌》中的“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

游龙惊”，以“转旋”与“回雪轻”、“嫣然”

与“游龙惊”的对比书写，描绘出古代乐

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的风格特点，这

些特点在《唐宫夜宴》《飞天》等舞蹈作品

中均有体现；再如《只此青绿》中舞者通

过身体模拟出群山层峦叠嶂的视觉画

面，恍惚间就有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陆游《游山

西村》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之感，舞台之上群舞“峰峦”被赋予

了人格化的特征，相信在创作过程中，编

导也是受到诗歌的感染，用群舞“活化”

出《千里江山图》中山的灵性与生命力，

透过舞蹈使得观众体会宋人在天人合一

之境中，通达的人生感悟。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活化”的舞

蹈创演嬗变主要体现在身体语言、内容

题材、表现形式三个层面。

身体语言方面，主要体现在从《天

女散花》的戏曲动作表达，到《飞天》的

舞蹈化语言，再到《丝路花雨》《踏歌》

为代表的舞种语言，最后是以《只此青

绿》《唐宫夜宴》为例的“去舞种化”的

嬗变过程。内容与题材方面，早期内

容多是以人表演“神”，例如舞者表现

飞天形象；第二个阶段是通过“神”的

形象来塑造人，如《丝路花雨》中的英娘

形象等；第三个阶段是表演文物中的

“世俗人像”，依据文物对古代世俗乐舞

的想象而创作，如《踏歌》《唐宫夜宴》

等；第四个阶段是以人来表现“物”，例

如《只此青绿》（表现古代绘画中的山）、

《骏马图》（表现画家笔下的马）等。表

现形式方面，一开始运用“长绸”表现飞

天的形象，主要以抒情为主，通过独舞、

双人舞等小节目形式呈现；从敦煌舞诞

生之后，发展出相适应的舞蹈语言为叙

事服务，有独舞、群舞、舞剧等多种形

式；最后是以现代舞剧《莲花》、舞剧

《只此青绿》为代表的重构形式阶段，

编者力图超越固有的身体表达与角色

限制，重视文物背后的历史、精神与情

感，为当代人与历史之间建立超时空

连接。

虽然作品形式与类型多样，但是也

面临一定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叙事模

式的创作想象力不足等方面，基本上采

用“博物馆奇妙夜”的叙事模式，即是从

“文物——复活——文物”的形式，使得

很多作品只停留在“再现”阶段，而没能

进入“表现”层面。同时对于古代不同

时期的礼乐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够，史学

理论应与舞蹈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

当下构建中国舞派时，从文物实例中探

讨中国古代舞蹈的真实面貌如何？或

能否透过舞蹈研究与艺术实践，挖掘各

邻国与各民族之间早已有的“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艺术交流？这都应当

成为当代舞蹈人不懈的追求与努力。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副
教授）

电视剧《繁花》的收视热余波荡漾，

对它的主流评价似乎已然定型：“用拍电

影的方法摄制而成的电视剧极品”“历时

三年打磨而成的电视剧精品”……但究

其缘由，则似乎还不那么统一。

有人说：底本好。电视剧之底本——

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当年是第一部

“五个一工程”奖和“茅盾文学奖”的双奖

获得者。

也有人说，不尽然。一方面，过往依

据获得“五个一奖”和“茅奖”作品改编的

电视剧并不少，如《平凡的世界》《人世

间》等反响虽也不弱，但引发反响的触点

却不尽相同，而更多依据获长篇小说大

奖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反响则并不那么热

烈；另一方面，倒是有一些播出后反响丝

毫不亚于《繁花》的电视剧则并非由获

“五个一奖”或“茅奖”作品改编而来，比

如去年同样收获极高收视率和极大好评

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狂飙》《三体》和《漫

长的季节》等。

上述两说似各有其理、各有其据，但

后者似乎更在理、更有据。尽管电视剧

可以是由某某名作改编而来，尽管对原

著的忠诚度有高有低，但一经改编就是

另一种独立的艺术存在，具体到《繁花》

而言，有论者更是明确断言：此《繁花》已

非彼《繁花》。

我也更认同后者。因此，讨论电视

剧《繁花》成功的缘由，与原著间的比较

固然是一个视角，但更重要的则还应该

立足电视剧本身，如何“改”？“改”得如何

只是探讨研究这部电视剧的一个视角，

而且进行这种比较的重点更不是为了在

两者间比长短排座次，而是为了深入探

讨两种艺术门类间各自的特性以及由此

可能总结出的一些通用的艺术规律。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在电视剧《繁

花》热度尚未完全退去但对其评价研究

又开始趋于理性之际，冷静地分析一下

组成王氏电视剧版《繁花》与原作金氏版

小说《繁花》的异同，特别是组成王氏版

《繁花》的若干主要“花瓣”又是什么或许

不无意义。

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对原作

施以加减二法最为常见，在这个过程中，

通常又是减法多于加法，电视剧《繁花》

也不例外。做加法，通常只会加上若干

或重要、或穿线的角色；而做减法，刀刃

所向通常指向时间、人物与场景，电视剧

《繁花》大抵也是如此。

先说时间。

电视剧《繁花》一刀削去原著中的20

年辰光，牢牢聚焦的只是上世纪90年代

初期。这与小说《繁花》拉开来讲述上世

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30年间上海普通

市民的生活故事几乎完全不同。原作中

如同“说书”般地诉说着阿宝、沪生、小毛

三个童年好友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上

半叶这20年的上海记忆统统被略去，生

意和炒股成了电视剧绝对的主体。电视

剧版《繁花》的主体基本就是围绕着搭建

两个主场景，上演两场商战大戏而展开。

场景一是见证了近百年中国风云变幻的

和平饭店，二是作为上世纪90年代大上

海繁华缩影的著名黄河路，这一旧一新两

处场景的选择自有其深意。而在这里穿

插上演着的两场商战大戏也各自登场：一

是由阿宝“进化”而成的宝总作为民营服

装业老板范总的经销总代理，将后者研发

的“三羊牌”T恤衫成功地打入南京路商

圈，使其成为与当时流行的法国T恤时尚

品牌“梦特娇”分庭抗礼的国产名牌；二是

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刚刚起步的中国证

券市场上，宝总与南国投强总间的那场资

本对决。这新与旧的两个场景、“实”与

“虚”的两场商战固然可以演绎出无数阐

释，但有两个大字——时代——无论是

隐是显，不仅挥之不去，而且还是左右着

这两场大戏得以上演最重要的元素和最

强劲的推手。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那

个特定的时代中，“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无

疑是最强劲的主旋律，总设计师小平同志

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

台”那振聋发聩的时代最强音。没有了这

个特定的时代，就不可能有电视剧《繁花》

的这两场大戏。

再说人物。

正是因为将时间浓缩到了上世纪90

年代，电视剧对原作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

必然要做出相应的减法与调整。原著中

身为三大男主角中的沪生和小毛在电视

剧中全然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了由阿宝变

成的宝总；至于其他更多人物不是音讯全

无，就是电视剧中的匆匆过客。王氏版

《繁花》中的人物就是以宝总和玲子、李李

及汪小姐三个女性间的微妙关系为中心；

而为了剧中金融、证券及商战等情节需

要，又新创了“爷叔”这个曾经在老上海金

融圈中有过商战经历的“老克勒”角儿，否

则宝总的才能便没有了师承、没有了比

较、更没有了创造；至于电视剧中成功塑

造的另一位原作中没有的人物强总，则使

得宝总和李李及玲子间的关系多元起来，

也为宝总设置了一个相匹配的竞争与比

较之对手。对原作中人物的这一增删使

得全剧情节既集中又丰满，各自的鲜明个

性与彼此间的微妙关系形成了一种相互

映衬相互烘托的整体格局。

最后再看整体故事。

经过对原作时间与人物的大加“砍

伐”，电视剧《繁花》就演变成集中于上世

纪90年代以上海黄河路为中心所辐射开

去的人间烟火和激烈商战。有成功、有失

败；有聚合、有离散；有温情、有决绝……

经过这样一番增删重组，电视剧版《繁花》

的内容聚焦度更高、冲突更为集中，一句

话也就是“戏”更足更集中。无论是时代

还是人物亦或是戏份莫不如此，这当然更

符合电视剧这一艺术样式的本质需求，再

加上王家卫导演鲜明独特的导演风格，历

时三年用拍电影方式对这部电视剧的精

雕细琢。尽管这是他执导的首部电视剧，

但王氏一以贯之的叙事和画面的美学风

格依然清晰可见，对光影的极致掌控和对

画面的悉心追求，全剧始终被美轮美奂的

王氏风格所笼罩，也终使得王《繁花》虽源

于金《繁花》，但此《繁花》确非彼《繁花》，

两者虽有切不断的关联但又绝不是简单

的依附与主次关系，它们既有关联又彼此

独立：一个是长篇小说中的精品、一个是

电视剧里的极品。

组成王氏版《繁花》与金氏版《繁花》

的“花瓣”虽有同有异，有繁有简，但更多

的则是组合方式的不同，导致这种不同

最根本的决定性要素则还在于“小说”与

“电视剧”之别，各有其自身“质”的长与

短，而在各自“质”的约定基本框架下，两

者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因而才有

了小说版《繁花》的大奖以及电视剧版

《繁花》的高收视率。

如果说以上还只是从时空、人物、美

学风范等维度来拆解分析王氏《繁花》得

以成功的诸要素的话，那么其实也可以

反过来讲，当一部作品在整体艺术表现

上达到了相当高度时，构成一部成功作

品最基本的若干要素，诸如时代、人物、

结构、叙事等都会不动声色地蕴含其中，

在这里，“整体性”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关

键词。我以为这一点对提升文艺创作的

整体品质更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长期以来，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创作

中某些环节的不够鲜明不够突出，就总会

听到相关方面某些单维度的强调，诸如时

代、诸如时代新人等。于是在不少作品

中，时代的特质固然鲜明直白了，在这个

大背景下活动着的若干人物也出现了。

尽管如此，但更多的感觉则还是皮相、生

硬、苍白与表浅。细究缘由，还是因为这

一切只是作者为响应某种号召急就而成

生贴上去硬造出来，既没有足够真切的生

活体验与感受，更缺乏艺术统筹表现的功

夫与能力。相反，在一种综合统筹、整体

讲究、发自内心的艺术创造中，时代、新人

等这些基本要素虽一样都没少，但又是合

符逻辑地蕴于其中、不动声色地呈现出

来，如同电视剧《繁花》中的时代感压根就

没有直陈，但在那些戏份、那些冲突背后，

时代推手的巨大作用，谁又能没有强烈的

感受而予以否定呢？

因此，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强调文

艺创作的某些单个要素不能说完全没必

要，但更应该重视的还是对表现对象的

整体理解与对艺术表现总体规律的认

识。但凡真正的、经得起时空考验的精

品，诸如时代、新人等要素就一定就会蕴

于其中且自然地流淌而出；只重一点不

及其余，多半就只能是缺乏生命力和艺

术感染力的应景之作。

这，或许也是电视剧《繁花》成功中

又一朵暗藏的“花瓣”。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看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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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观点提要

当一部作品在整体艺术表现上达到了相当高度
时，构成一部成功作品最基本的若干要素，都会不动
声色地蕴含其中，在这里，“整体性”无疑是极为重要
的关键词。这一点对提升文艺创作的整体品质更具
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繁花热”后说“花瓣”
潘凯雄

关樱丽

从《丝路花雨》到《只
此青绿》：文物“活化”的
舞蹈创演历程

舞千年：文物如何成就了爆款舞蹈作品

从思想解放到舞台
创造：文物“活化”的舞
蹈创演方法

从再现到表现：文
物“活化”的舞蹈创演嬗
变与局限

王氏版《繁花》中的人物就是以宝总和玲子、李李及汪小姐三个女性间的微妙关系为中心

当古老的千手观音、陶俑舞人和传世名画在当代的舞台上舞起来、活起来


